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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１９３８年，蒋介石炸开了花园口，黄河泛滥成

灾。大水中，在一块小小的高地上，八路军干部

李炳彪从水中救起了国民党军官李佟柱，接着他

们又共同救起了地主李培德。大水退去以后，这

三个同姓同属相的患难兄弟各奔东西。

十二年以后，他们的三个孩子出世了。李培

德为了逃避土改把儿子扔在了陕北小村狐皮沟，

山里人收养了他的儿子，并为他起名林昊。林昊

在山里人的呵护下，在右派程果平的培养下成

长。李佟柱去了台湾，他的儿子丁胜跟着爷爷

（著名的起义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在

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和拥挤狭窄的简陋民房的巨

大反差中，在爷爷的爱抚、教诲、期望以及国民

党反动军官出身的压力下长大了。李炳彪的女儿

李北被寄养在柴峰口的老乡家里，五岁才被父母

接到身边。庐山会议，父亲遭难。文革中，李北

一夜间由红卫兵小将变成狗崽子。她斗争自己的

老师、校长，把她推上了绝路，几乎是在同时，

自己的父母也在被造反派批斗。

１９６９年春天，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三个孩子

走到了一起。李北、丁胜等七个同班同学从燕城

来到了陕北的狐皮沟插队落户。于是，在他们之



间，在知青和山里人之间，产生了悲悲切切的动

人的爱情故事。丁胜离开李北与秀秀同居，并且

被李北送进监狱整整五个年头，依然深深地爱着

李北。李北放弃了重新出来工作的父母为她创造

的条件，留在了农村，一年几次步行一百八十里

山路去探监，使丁胜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然而，

在丁胜出狱的前夕，她却去跳崖。山里的秀秀带

着她和丁胜的儿子苦苦地等她的胜哥，一等竟是

十五个年头，终于和她的胜哥扯了结婚证，被丁

胜带到了法国。林昊和丁胜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

生父母，但林昊却是一个幸运儿，地主出身并没

有给他带来不幸，他当干部，被推荐上大学，以

后做了一个不错的中学教师。只是他始终没有得

到深深爱恋着的燕城姑娘江小南。这种爱，江小

南终于懂得了。

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林昊找到了亲生父母，

李炳彪、李佟柱和李培德欢聚了。有情人终成眷

属 。

小说文笔细腻，行文流畅，故事情节跌宕起

伏，扣人心弦。人的真、善、美，在这部书里得

到了比较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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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开战。中国人曾鄙视过的小日本，

竟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侵略了中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

大屠杀”，涂炭中国的生灵。中国人奋起抗争。国共又一次合作。

１ 月１９日，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放弃了徐州。接着，蒋９３８年的５

介石炸开了花园口，想用黄河水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于是，黄河便

在花园口东南改道流入贾鲁河和颖河，淹没了河南、安徽及江苏三

省所属的四十四个县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受灾人口一千二百

五十万，淹死八十九万人。

大水无情，人也无情？在河南地界，黄黄的水，吞卷了黄黄的泥

沙，吞卷了黄土地上彩色的植物和活脱脱的生灵。三天三夜，一棵老

槐树伸展着枝干躺浮在水中，负载着一个昏迷了的人，随波漂流。

当太阳就要跌入黄河时，老槐树撞到了一个沙丘上，黄沙丘露

出黄水面有一分地大，那上面有一个清瘦的小伙子，右脸颊上有一

道疤痕，那是前一年平型关战役中，一个被他俘虏的日本人用刀砍

下的。那日本人的腿被砍断了，但是胳膊还能抡得起砍刀。他带着

一脸的血，揣着一腔的恨，弯腰背起了他的俘虏。此时，他从一个

行囊上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奔老槐树而来。那个昏迷的人的身子用

一根军人的背包带绑在老槐树上。在台儿庄的战场上，他是一条汉

子。此时，在大水中，却像一条正在冬眠的虫。清瘦的小伙子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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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抱到沙丘上。

火光、月光、星光，烘干了并照耀着昏迷中的人。这是一个高

高大大的人，救起他的人把他放倒在行囊上，仍然看得出他的魁

梧。他的身条板板正正，方头方额，鼻子和嘴都是有棱有角的。他

咽着热水，也咽了面糊。启明星升起时，他睁开了那双细长的褐色

的眼睛。一张清瘦的脸，一道兴奋得发红的疤痕映入他的眼帘。

“你终于醒了。”他面对的是一个着军服的国民党军官。曾几何

时，他和他是冤家对头。

“这位大哥，是你救了我。”躺着的人认出救他的人是个八路，

是他所熟悉的“共匪”。

“不，救你的还有那棵老槐树。”醒来的人抬眼望去，老槐树已

被拖上了沙丘。他想起了家，想起了娘，娘的院子里，也有一棵老

槐树，娘在那棵老槐树下奶他，他在那老槐树下追逐着树影子，抓

着黄黄的泥土，咯咯咯咯，和母鸡翅膀下面的小鸡子们一起笑。离

开娘的时候，娘给这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两个槐树花做的菜团子，他

的毛头扎进娘软软的乳峰里。和娘一别，五个年头过去了，娘，我

的娘，他脱口而出：

“娘，你在哪儿？在哪儿？”

“兄弟，你⋯⋯”

“我伤愈归队，顺路回家看看娘。”他望着家的方向，那里汪洋

一片。

是的，他回家也顺路。他抬起头，面对着自己家，同样是一片汪洋。

两个男人默默无语。

太阳又一次从黄色的汪洋中浮出了。

一堆什么东西向这边漂了过来。近了，又近了，好像是一挂大

车，上边有个圆头圆脑的东西，还一动一动的，分明是个活物。

“那是个人。”两个人同时叫起来。

大车浮在水上，那上面的人也发现了他们，他似乎操起一柄

桨，朝他们划了过来。沙丘上的人终于把背包带拧成的绳头抛给了

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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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拄着一把铁锨，在两个军人的帮扶下，登上了沙丘。

这是一个矮矮的人，圆圆的眼，圆圆的嘴，圆圆的鼻子，圆圆的

脸，像个娃娃，笑起来，两个酒窝似乎能溢出酒滴。

三个难兄难弟相互报起了大名。清瘦的小伙子叫李炳彪，魁梧

的小伙子叫李佟柱，圆头圆脑的小伙子叫李培德。患难兄弟同姓

李。也许，上几辈子的老先人祭的是同一个祖坟。报起生辰，又同

是属虎的。

“这是命，同命才能相连。”李培德晃起了他的圆脑袋。他还想

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古训。当他把爹爹只会叫作阶阶

时，爹就教会了他念古训。他知道，他们三官庙村，孩儿上千，只

有他冬天穿狐皮小袄，夏天穿绸裤，住高门楼。因为，他有这命，

他有这天。大水盖地铺天，他坐在自家的一挂马车上出门办事，才

活了下来。

“我可不认命。”说话的人脸上的疤痕在跳动。这长工的儿子相

信奋斗求生存，老百姓的贫苦，不是命中注定的。

“是命也罢，不是命也罢，反正你们谁想在这里聚？”李佟柱这

么说着，由不得想起了槐树，要是真有命，老槐树和他的缘分就是

命中注定。

“这水真大呀。我刚进村，水就漫了上来，我调头往龙王庙跑，

那里地势最高。谁想那水追着我直跑到庙后头的山包上，眼见着大

水淹了龙王庙。退到最后，已经是没个退路了，嘿，这水呀，也就不再

逼我了。”不信命的人，也好生奇怪，这水为什么没有要了他的命？

三个人又是摇头又是笑，他们不再说这个话题了。

大水冲了龙王庙。不过，一家人不会不认一家人的。他们一起

吃光了所带干粮，又吃起了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老槐树的皮。

大水退了，李培德回家了。方圆几百里，都有他家的地。水走

了，地又是他的了。李佟柱回部队了。他爹是行伍出身，他步出军

校就进军营，魂系军营。李炳彪去执行共产党交给他的特殊任务。

他是党的人。

三个人踏着黄色的烂泥沼，一步三回头地分手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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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虎落狐章 皮沟

１９５０年 。

早春时分。

三更天。

陕北川坪县狐皮沟村。

狗子们的叫声一声紧似一声，似乎有什么人从村头大道上匆匆

而过。好一阵子，狗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

老光棍林二起身给社里的牲口添草料。陕北的合作化运动走在

全国的前面，所以狐皮沟才有合作社的牲口圈，一溜三个敞口的大

土窑洞把着村口。旁边另有一孔小窑洞，那里住着林二。

也许是走得急，狗子叫了那么长的时辰，叫得他心烦，乱麻似

的。也许是上了岁数，腿脚不利索，这不，过了年了，算起来，也

满五十了。总之是出得窑门就绊了一跤。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品着

这一跤跌得不全怪自己，被什么绊了一下，腿部的感觉告诉他，好

像是个小小的布袋。他低下头的同时向前探了探腿，触到了一个软

软的、绵绵的东西。定睛细细看，是一床厚厚实实的小棉被，里面

裹着个⋯⋯唉呀，是个娃娃嘛。林二急忙抱起他，借着月光，看清

了。这娃娃，小小的，脸儿黑黑的圆圆的，鼻头、小嘴也是圆圆

的，眼睛紧闭着，鼻息均匀，似乎正做着一个好梦。他，在笑哩，

笑得那么甜，嘴角边上有一个深深的小酒窝。刚才林二一个跟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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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大的响动，都没有惊扰这个娃娃的好梦。

裹得严严实实，舒舒服服睡着好觉，绊我老头子一跤，还笑。

哪里来的这么个怪物！林二喜滋滋的，把这怪物放到了自己的炕

上。

打着捆的小被子被解开了。一个男娃，赤条条一丝不挂，在麻

子油的灯苗下变得个影子，在林二的窑壁上闪动着。孩子的小胸脯

上有一方纸，板正得像一张画片，带着那个小家伙的体温，热乎乎

的，上面有几个毛笔字。林二虽说不识字，但是知道，这字写得漂

亮。天亮以后，他把这方字拿给村里小学校的先生看了。先生把上

面的字给林二念了一遍：

“正月初一生人，属虎，”还不住地赞叹着：“好字，好字呵，

瞧人家这颜体字，写得多有功夫！”

“林二那老光棍半夜里拾了个儿的。”

“是给牲口拌料啊绞拌出的儿。”

“这不知是哪道沟里的情种子？”

“是拾的呢，还是人家给的？是人家的，还是自己的？说不好

了。”

林二得了个儿，这消息衔着那些个俏皮话展开了翅膀，在村子

里、地头上绕着圈圈飞。

林二呢，从拾了儿的那一刻起就没合过个嘴，先是自己对自己

笑。后来天亮了，又对众人笑，连带着还唠叨个没完：是上天有眼

哩，怕咱断了根，赶着给咱送了这颗儿，亲格旦旦的够多好！

到了后晌，林二乐也乐罢了，说也说罢了，像是记起了啥，抱

起儿子又一次来到 了小学校，央老先生给娃娃起个大号，了桩心

事。

老先生快七十了，小眼在满脸的皱纹堆里眯起，他用长长的中

指杵着下巴沉思良久，慢悠悠脱长了声调：“叫个林昊吧。”

“林昊，是个有气势的名。”老先生告诉林二，“昊，乃天也。

既然这儿子是上天赐予你林二的，你仰慕上天，就把儿子叫个昊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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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二硬是把这个昊字认下了。听先生讲，日头底下是个天，天

顶着日头，林二好生欢喜：好名字。蓝格莹莹的天在红彤彤的日头

底下，怪不，日头出来满天红，一幅好景致。娃娃有这么个吉祥的

名字，日后会过上好光景哩！不会像我老汉这个样，唉，苦啊！人

有七情六欲，如果没有婆姨，陕北人会说，那人命最苦。他没有可

心坎的人？没有美美的痴痴的去爱过一回？有哩，不仅有，还有的

大发着呢。

小时候，林二和一个叫元宝的小姑娘一起搓黄泥蛋，两个光屁

股小猴同时盯看着对方羞于见人的地方，看得直从黄土堆上站起。

“元宝，你怎么没有牛牛？”

“我不知道。”小姑娘慌乱极了。

“不长牛牛你怎么尿呢？”林二看到了别人的缺陷，他好难过。

“为什么你有牛牛我没有？”黄 丫头大哭起来，她感毛 到了这小

不公平。

“不哭，不哭。”林二哄着她，自己也是泪涟涟的。他是哥哥，

主意大，用手背替元宝擦泪时，有了主意。咱们做个牛牛给你安

上。于是，两个小家伙和起黄泥巴，由林二小心地捏成一个牛牛给

元宝安上。可是，老天不作美，牛牛安上去掉下来，安上去，又掉

下来。从正午，直到太 阳的影子斜了，牛牛也没安好。两个娃娃哭

一阵又一阵，只好作罢。临了，林二抱紧元宝许下大愿：

“不怕，你没有牛牛，有我林二哥哥，以后尿不出来找我，谁

敢欺负你也找我。”小姑娘的眼睛像星星一样，亮闪闪的，冲着林

二眨着。

这以后，他俩像一根线上拴的蚂蚱，从早到晚一起蹦跶。春

天，他们用柳枝和小野花做成花环，元宝戴在头上，林二看；夏

天，他们一起拾麦穗，只要林二拾下了，元宝的小篮子就不会空

着；秋天，他们和收秋的大人在一起，用豆秧子点火，烧玉米豆、

花生豆、土豆、黑豆和红薯，林二只要能吃上，元宝的肚子就会滚

圆；冬天，他们出去拾牛粪，捡柴禾，林二把元宝冻僵的手塞进自

己的心窝窝里。大人们都说，林二这孩子善良，长大以后不会亏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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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姨的。他们一天天大起来。当元宝擀毡似的黄毛毛梳顺了，编起

小辫子的时候，他们曾偷偷避开众人，在山窝里拜过一次天地。

元宝的胸部高高地隆起来了，他们羞于一起蹦跶了。他们之

间，有了两颗撞到一起就疯狂扑腾的心。元宝生平纳的第一双袜垫

儿，在月影地里塞给他林二。他们唱着哥哥妹妹的酸曲儿，搂抱在

一起。

那一年秋，村里来了四个吹唢呐的后生，住在了元宝家。头天

来，第二天狐皮沟就叫冷子打了。冷子比鸡蛋大，把就要到手的庄

稼打成泥。元宝的娘老子在糜子地里收秋，被冷子打倒在地。林二

和四个吹唢呐的后生把他们背回家，他们先后咽了气。元宝家独门

独户，是讨吃来到此地。元宝老子临咽气时，把独生女儿托付给四

个后生。其中那个最年轻最英俊的做了元宝的男人。据说，吹唢呐

的后生们和元宝家是乡亲。

林二是个孤儿，在他满十五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又死

了。十八岁的小伙子，没有钱给元宝的双亲买棺材送终，眼睁睁看

着四个后生把元宝从娘老子的坟前带走。他想说，元宝是我的，但

是他没有这个勇气，给人家娘老子买不起棺材，送不得终，就做不

得人家的女婿。

元宝走时，给林二送过来一双鞋，鞋帮帮用丝线纳过的。这双

鞋林二像宝贝一样收起来，时不时拿出来看哩。以后，向小伙子提

亲的人也有一些个，他见了都只是摇头，元宝的影子花了他的眼，

没人能中他的意。

在他往三十上奔时，从上川下来要饭的娘俩，儿子三岁，虎头

虎脑。娘的模样俊哩，尤其是那双花眼，亮得像星似的，一眨一眨

的。那是冬日里的一个大雪天，他们到林二的窑门上来讨吃。

“你一个人带着娃？”林二心疼这母子。

“我男人姓寻。”

“他在哪儿？”林二见女人在揩眼窝。

“娃他老子的到山里去套黄羊，去年秋里进的山，转过年又一

个秋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上川旱了，地里一颗粮也没收得起。”



8

女人的泪如山泉。

“妹子，你要不嫌，在我这窑里住到春天再说吧。”林二的鼻头

酸酸的，他背过脸去。不知为什么，他把眼前的女人看作元宝。

女人抽泣着，拉过儿子给林二跪了，林二一把抱起了娃。

林二把母子安顿在自己的炕上，他挤进了仓窑。

那一晚，他去了月影地。

月影地，那是他和元宝唱过酸曲的地方。他忽发奇想，难道是

元宝那鬼东西使的神神，为我送来了婆姨还领着儿的？

女人叫狼毛，娃娃叫狗剩，娘俩在林二窑里住下来。这是个闲

不住的女人。林二那孔烟熏火燎的黑窑，她又刷又扫，收拾得干干

净净。她修补了院墙。他给林二缝了新褂、新袄、新被。春天，从

村南头大干妈的窑里，抱过来一窝鸡娃，翻一架山，从六里峁的集

上捉来了一只猪娃。林二的院子里，鸡叫猪嚎，她还嫌不够。秋

天，去集上卖了糜谷，换回了两只羊羔，狗剩和羊羔满院撒欢。于

是，她又从村北头权民窑里牵来了一只护院的小黑狗。

这家，有个模样了。

“林二呀，娶狼毛为妻吧！”权民的老子的开了口。他是一村之

长，又是和林二光着屁股在一起长大的人。因为姓师，人们戏称他

狮子。

林二不说话。

“你不情愿？”狮子好生奇怪。这小子这么痴谜？没了元宝就打

一辈子光棍？

林二有苦说不出。狼毛做起过一个男人贴身穿的红兜兜，一针

一线绣上花，那不是给他林二的，因为，他分明看到，兜兜做好

了，就收起来了，又分明看到，狼毛把兜兜贴在自己的心窝上，默

默地流泪。她的男人在她的心里。林二没有勇气让狼毛做他的婆

姨。他听老人们说过，强扭的瓜不甜。

三个年头过满了。

狼毛像他的元宝一样，也叫他林二哥哥。他们除了分住在两孔

窑里，过得像一家人。终于，在鹅毛大雪飘起来时，狗剩抱住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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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盖，叫他作亲大（大，即爸爸）。狼毛拿出那红兜兜，眼窝窝照

着林二的脸。那兜兜热乎乎的，像是从狼毛的心口窝子上掏出来

的。林二很郑重，他要在过年时把狼毛娶过门。狼毛的一对毛眼眼

被泪水滚得晶亮。她知道，在这个黄土窝里，不大的野山村里，同

在一堵墙里，这个男人竟从未碰过自己，这话在光天化日下说起，

大概都没人肯信。林二哥哥的人品，赢得了狼毛的心。

大雪下了七天七夜，山野披上了银装。狼毛给自己做了红花棉

袄，给林二也缝了一身新棉衣，那棉衣的颜色和老树的皮一模一

样。权民家送来了新铺盖，大干妈领着些婆姨女子为一对新人糊好

了窗，贴上了窗花。狮子带着几个老人手重新盘好林二窑里的炕。

这个年呀，等着一对新人去过哩。

雪停了。从上川下来个男人，踩着厚厚的雪，敲开了林二的窑

门。狼毛盯着来人，他满脸的黑胡茬，虎背熊腰。突然，两个人同

时叫起来，跌撞着搂抱在一起。女人捶着男人的胸，号啕大哭。狗

剩抱着黑狗看呆了，林二靠着窑背，看愣了，愣过神来，心里明镜

似的。

狼毛的男人在山 遇到了土匪，土匪里 头竟看上了他的好身手，

要挟他人了伙。两年以后，他冒死逃回了家，又沿途打工挣吃找到

了这里。

一家三口人团聚了，要回家过年去。

临走时，婆姨汉汉双双跪在林二的脚下，狗剩抱着林二的腰掉

眼泪。

“走吧，走吧！”林二送他们上了路。

好像是梦，梦酣，梦甜，毕竟是梦。只是，这梦醒来，林二又

多了一个爱物，贴身穿的红兜兜。

狼毛走了，林二的院子冷清了下来。黑狗跟狗剩走了，家禽能

吃的吃了，能送人的送了人，家的模样又没有了。

以后呢，一年一年过来了，林二年纪也有一把了，只好光棍汉

一个，撑船到底了。自从有了合作社的牲口棚，林二干脆离开了那

个曾经有过家的模样，然而终究没有成为家的院子。也许，要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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